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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筆者應邀擔任廣州「西瓜劇場」第五
屆戲劇大賽（金瓜獎）評委之一。這個由民營劇
場主辦的戲劇活動，參與者多為年輕人，包括許
多大學生。比賽以30分鐘短劇為主，應屆報名反
應熱烈，眾評委需要從61個參賽劇本中，精選19
個劇本在小劇場裏公演。大賽並未分設職業組或
學生組，較為注重開放性和多元性。今年入選的
參賽者來自於廣州、深圳、佛山、肇慶、南京，
甚至有內蒙古呼和浩特藝術學院師生專程前來參
與。在三天兩晚的評委工作中。筆者見證着新生
代戲劇愛好者如何展現他們的創作想法和技法。
應屆年輕創作者關注的主題十分廣泛，當中包

括藝術與生活的關係、時間流逝、家庭照顧、孤
獨老人、母親失智、家庭暴力等真實社會現象。
例如，有作品呈現母親患病後兒子如何照料，也
有孤獨老人一人生活的描寫，或是反映家庭暴力
下孩童的成長困境。部分作品融合經典文本，如
莎劇《哈姆雷特》的再創作，亦有以中國傳統戲
曲丑旦結合西方小丑元素的劇場作品，並運用成
語「刻舟求劍」和民間故事「黑白無常」進行小
劇場創作。此外，也有作品涵蓋年齡歧視、性別
歧視、身份認同等反映國際關注的社會議題，與
以往女性議題主導的劇目相比，主題呈現更多元
化。每齣作品演出時間為半句鐘，作品發表後，
由五人組成的評委會，隨即與編導及演員交流，
精簡討論他們的創作理念、限制與戲劇觀，並關
心作品能否深入發展。
劇本創作上，筆者偏愛「沙甸魚創作小組」
《我們從未真正抵達她口中的霓虹月亮，如今要
學會離開眼前斑斕泛黃的巢穴》（廣州）。編劇
何啟傑運用巧妙筆觸，撰寫了一齣思憶亡子的故
事。故事中，女主角身為母親，在七年的日常生
活中，無時無刻都想念着因意外死去的五歲兒

子，並且幻想他仍然和自己共同生活。這題材若
果處理不好，就出現過分煽情的情況，令觀眾十
分難受。畢竟喪子之痛是人生極致的悲劇，常被
形容為「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終身遺憾。這種劇
痛伴隨着巨大的空虛與失落，通常需要極長的時
間來療癒。面對此種重創，編劇允許女主角自己
悲傷、在沒有尋求心理治療與親友適度傾訴下，
她只是透過儀式性告別來與逝去的兒子做最後對
話，讓自己走出陰霾。
導演崗位上，筆者則欣賞「鏡中人劇場」
《蟒與哈姆雷特與他爹》（深圳）。導演特特
的執導手法充滿玩味和實驗性。全劇以哈姆雷
特、父王及蟒蛇貫穿，導演成功利用了觀眾的
參與，讓他們可以重新解讀這齣莎士比亞四大
悲劇之一，在一個充滿喜感和劇場遊戲的情況
下感受它底層的悲劇力量。其中一個有趣的點
子，就是讓觀眾可以隨意拿取瓜子在觀眾席上
邊吃邊看，吃瓜子的聲音充斥着整個觀演空
間，與台上的悲劇人物和內容形成強調對比與
諷刺，小劇場導演作品理應如此。
演員表現方面，筆者將個人的「評委偏愛」獎

給予「破土劇團」《凌霄》（廣州）女主角廖匯
楓。這是一齣有關生命影響生命的實況小品，她
飾演一位行動不便、需要乘坐輪椅生活的少女，
鼓勵一位年輕作家重新拾回創作力和生命力。她
的個人情感細膩，臨場表現心理質素穩定，縱使
劇本和導演手法仍有進步空間，也沒有影響她的
精湛演出，是一位值得鼓勵、具有潛力的女演
員。
總括而言，應屆青年劇作家的作品內容直白，反

映社會現象，並非僅限小圈子理解。劇場功能不僅
在於觀演，更在於將社會議題與人文關懷帶出劇
場，引發社會持續關注和進步。創作者展現技巧與
勇氣，有時甚至「為勇氣而勇氣」——例如挑戰演
員體能極限的演出，雖無必要但展現創作的大膽。
有見及此，最後一晚在頒獎儀式後，主辦單位特別
安排眾評委與十九齣作品的藝術團隊成員坦誠交
流，並進行網上直播，讓未能列席的成員也可以汲
取經驗。過程中，大家都深入交流了有關創作理
念、個人挑戰與三觀的視野分享，也探討作品主題
的延展性和社會關懷，這些現象正是廣州戲劇大賽
的小劇場特色。 ●文：曲飛

新生代戲劇人的創作思路與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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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蟒與哈姆雷特與他爹》導演特特的執導手法
充滿玩味和實驗性。 攝影：映洲

舞劇《趙氏孤兒》首度來港

香江潮湧，國韻流芳。由中國歌劇舞劇院創排的大型民族

舞劇《趙氏孤兒》，於3月27日至29日首次登陸香港。自

2015年首演以來，這部作品已走過11年歷程，所到之處無不

引發觀演熱潮。作為中國對外文化集團2026「國風國韻飄香

江」系列演出的重磅大戲，《趙氏孤兒》此次來港，也是該

劇最新版本的首輪亮相。

《趙氏孤兒》在《左傳》《史記》中皆有記載，故事跌宕

起伏，直擊人性靈魂，並成為中國傳統「士文化」的精神寫

照。因其深厚的人文底蘊和強烈的戲劇張力，這部作品亦被

譽為「東方《哈姆雷特》」。近日，《趙氏孤兒》主創主演

代表接受了本報獨家專訪。他們均表示，期待將這部作品帶

到香港，也相信香港觀眾一定會喜歡舞劇版的《趙氏孤

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王美晴

中國歌劇舞劇院供圖

作為著名的舞蹈藝術家，胡陽
對這門藝術有着自己的獨到見
解。「舞劇表面上是肢體與技術
的表達，事實上，其背後還需要
深厚的文學積澱。」為此，胡陽
認為，舞劇演員的高超境界應該
是「得其意而忘其形」。
「這意味着，演員不僅要深耕角
色本身，還要有對美學的追求、對
歷史的認知，並將這些內容轉化為
當代語言，找到與觀眾對話的契
機。」胡陽說，舞劇表演並非單純
完成技術、追求「形似」，更重要
的是產生「臨場之意」，在中國意
境美學的追求下，讓作品生發出獨
特的藝術價值。

胡陽還認為，觀眾是藝術表達
完成閉環的重要部分。「舞台上
演員的表達並非藝術價值的終
點，觀眾的反饋、感受與共鳴，
會讓演員與觀眾在臨場感中共同
完成藝術生發，這也是劇場藝術
的魅力所在。」
作為古典舞演員，胡陽的舞蹈
生涯與傳統文化有着深厚的淵
源。回首來時路，他感慨道：
「對於舞者來說，三十多歲的身
體一定沒有二十歲時好，但內心
的成長、對表演的理解會有更多
進步。我一直很幸運，自己能一
直在舞台上，為觀眾奉上優秀的
作品。」

胡陽：舞劇表演是「得意忘形」的藝術

演員：在複雜角色中探尋情感張力

舞劇《趙氏孤兒》
日期：3月28日

晚上7時30分

3月29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戲曲中心大劇院

「東方《哈姆雷特》」演 繹人人性性情情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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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孤兒》的故事已歷千年，舞劇版也走過了
11個年頭。但在主創的眼中，這是一部底蘊

深厚、常演常新的作品。此次來港演出也是這部作品
最新修改後的版本。
從《熱血當歌》到《二十四時舞》，再到《垂虹別
意．唐寅》，導演李世博的舞劇作品總以其宏闊的歷
史背景、濃郁的文化底蘊，帶給觀眾獨特的審美體
驗。作為一位喜愛哲思的導演，《趙氏孤兒》的故事
對李世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按照他自己的話說：
「我願將《趙氏孤兒》視為我創作生涯的『長
子』。」
在創作理念上，李世博強調將自己的人生積澱與情
感體驗融入創作，他稱之為「在作品中寫日記」。比
如在塑造屠岸賈這個角色時，李世博沒有將其設定為
臉譜化的反面角色，相反他通過查閱史料，去追溯這
個人物性格形成的根源——屠岸賈曾被得勢時的趙家
放逐十年，而他在邊境打仗的過程中，不僅養成了殘
忍的性格，還因戰爭失去了生育能力。
「我認為，屠岸賈的這些經歷，是他內心難以磨滅
的創傷。」因此，李世博在設計情節走向時，沒有讓
孤兒親手殺死屠岸賈，而是讓他走向瘋癲，「他的死
亡並非肉體的消亡，而是心碎後的精神覆滅。」

於隱忍中表達情感 在多維間探究人性
在舞劇《趙氏孤兒》中，很多地方都體現了導演李世

博的匠心獨具。比如舞劇開場，直接展現出趙家被屠戮
的殘忍畫面，而在這場殺戮的同時，趙氏孤兒在絕境中
誕生。毀滅與新生的強烈對比，既形成視覺衝擊與心靈
震撼，也為全劇奠定充滿哲思和悲憫的基調。
在「程嬰接孤」這場戲上，李世博有意淡化程嬰的
英雄色彩。在他看來，「作為一個現實的人，程嬰並
非一開始就有捨生取義的勇毅。」舞台上，當死去的
趙家滿門靈魂與莊姬融為一體，手搭手、肩並肩跪在
程嬰面前時，那份情感的重託仍未讓他下定決心。直
到屠岸賈出現，程嬰才被命運推上接孤的道路。李世
博認為，這樣的闡釋和演繹，更加符合現實的人性，
同時也讓程嬰「取義」的過程更富有層次性與真實
感。
《趙氏孤兒》中最令人心碎的場景，非「摔子」莫
屬。屠岸賈逼迫程嬰親手摔死孩子以驗真偽，而在程
嬰即將下手的瞬間，屠岸賈直接搶過孩子摔在地上。
李世博說：「這裏的設計既要讓情感的釋放達到頂

峰，又需要適當壓制程嬰的情緒表達，這份隱忍的殘
忍比直接的爆發更有力量，也更能讓觀眾跟隨劇情探
向人性的深處。」

「程嬰獻子」極致呈現「士人精神」
在《趙氏孤兒》中，程嬰是全劇的核心和主線。此
次擔綱出演這一角色的胡陽，亦是中國歌劇舞劇院一
級演員，在《孔子》《李白》等舞劇中，他都奉獻了
令人難忘的精彩演繹。在《趙氏孤兒》中，他所演繹
的程嬰也充滿了人性的張力。
「我初演程嬰時才24歲。而在舞劇下半場，程嬰已
經年近花甲。應該說，那時的我對許多事情的感受尚
不夠深刻。」胡陽說，如今自己已為人父，生活的感
悟與情感的積澱讓自己在塑造角色時也更加從容和富
於層次。「有沒有孩子，對情感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
的。如今再看待這個人物，我的感受自然會發生變
化。」
近年來，不少人對「程嬰獻子」這一情節提出異

議，認為其與當代人的價值觀存在衝突。對此，胡陽
認為，「我們可以不認同特定歷史時期人物的選擇，
但應該承認這是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精神，也是
中華傳統人文精神的極致體現。演員在舞台上的演
繹，正是對這種精神的理解與還原。」

冀與香港觀眾建立情感聯結
對香港與內地的文化聯動，李世博有着獨到見解。

他認為：「中華文脈在香港從未中斷，只是在多元思
想的背景下，這份文化基因需要被更好地喚醒，被更
清晰地感知。我相信內地與香港的文化聯動，正是喚
醒這份文化基因的重要方式。」
李世博還認為，香港是向海外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重要橋樑，「我期待香港和內地都能更多地挖掘
中華傳統文化內核，也讓更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通
過香港這個窗口走向世界。」
對於此次赴港演出，胡陽也非常期待與香港觀眾建
立文化層面的溝通與聯結。「香港觀眾與內地觀眾對
藝術的感知是相通的。我們帶着這部飽含中國文化精
神的作品赴港，是希望為當代觀眾提供一個回望傳統
的契機，讓舞劇成為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的橋樑。」
胡陽說，「我相信，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們對正義
的渴望、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在逆境中的堅守，都是
能夠跨越距離、穿越時空的共同情感。」

初見孫富博，很難將這位陽光
帥氣的舞者與心狠手辣的屠岸賈
聯繫在一起。然而在《趙氏孤
兒》中，他飾演的屠岸賈，卻是
全劇最複雜、最具張力的角色之
一。上半場，他心狠手辣，為抓
捕仇人嬰兒不惜屠殺全城百姓的
孩子；下半場，他卻展現出對孤
兒的關愛，甚至視如己出。如何
讓觀眾接受這種轉變，且認定這
是同一個人，是孫富博要面對的
一大難題。
孫富博的解決之道，就是從角
色自身視角出發，不將其行為簡
單劃分為「善」與「惡」：「上
半場的極端行為，是角色為達成
自身目的的主觀努力；下半場對
孤兒的親情，是十六年朝夕相處
中形成的自然情感。我覺得，先
讓自己理解角色的行為邏輯，實
現自我內心的轉換，才能讓觀眾
信服。」
全劇最讓他印象深刻的，無疑
是「摔子」這場戲。「導演的處
理方式十分巧妙，這段戲沒有任
何舞蹈動作，只有純粹的行為表
達。」表演中，他需慢慢托起程
嬰的手，這個過程被刻意拉長，
最後將孩子摔在地上，音樂驟

停、舞台寂靜。「對演員而言，
這場戲只能依靠內心活動與面部
表情傳遞情緒，難度極大。所幸
每場演出，這個片段都能讓觀眾
落淚，這也說明我們的塑造達到
了預期效果。」
而作為劇中「孤兒」的飾演
者，羅嘉誠是較晚加入團隊的
成員。 2023 年才進入劇組的
他，準備時間僅一周左右就要
登台，這對任何舞者而言都是
不小的挑戰。「為了快速進入
角色，我每天都會反覆觀看劇
目影片，一遍遍琢磨動作、練
習舞段。」
演繹孤兒的過程，羅嘉誠稱之
為一次「與靈魂的對話」。這個
角色的成長軌跡極具戲劇性——
從最初懵懂的少年，到後來背負
血海深仇的成人，情感跨度極
大。演繹幼年孤兒時，他用輕
盈、靈動的肢體動作展現無憂無
慮；當孤兒長大得知真相後，他
將靈動轉換為厚重、克制的肢體
表達，融入強烈的爆發力，展現
內心掙扎。
對於此次香港之行，羅嘉誠期
待通過表演向觀眾傳遞直擊人心
的震撼與共情。


